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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使用分析对媒介技术 “迭代” 的归因
———以影视媒介技术为案例的研究

元冬维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天津 ３００３８７）

摘　 要： 媒介技术新生和代际发展的命题， 在文章对媒介技术进行规范分类的认识前提下， 被还原为

媒介技术 “迭代” 的现象。 文章运用温纳和芬伯格相对立的技术使用理论， 以 “技术消费” 和 “技术参

与” 两条路径， 对短视频技术为代表的新媒介影视技术和传统影视技术间的迭代进行分析， 分析结果使用

“技术秩序” 和 “技术民主” 技术政治理论进行再演绎。 最终， 在福柯 “权力—抵抗” 的理论视野下， 发

现作为个案的影视媒介技术的迭代现象归因： 个体的技术参与使媒介技术不断向技术民主发展， 从 “技术

消费—秩序” 到 “技术参与—民主” 的发展， 是为媒介技术迭代的基本走向。 作为个体的媒介技术抵抗，

是这一迭代走向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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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媒介技术为何而生？ 相关理论阐释框架较多， 如技术哲学立场的技术 “跃迁” 或技术自主的

理论， 以媒介—社会分析框架的社会进步引致媒介技术新生的理论， 以媒介技术自衍生为视野的媒介

生态理论等。 这些阐释框架中以媒介生态理论的阐释较为细致。 其中较为常用的包括马歇尔·麦克卢

汉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ＭｃＬｕｈａｎ） 新媒介对旧有媒介延伸的 “延伸说”， 保罗·莱文森 （ Ｐａｕｌ Ｌｅｖｉｎｓｏｎ） 以媒介

（技术） 自我更替为阐释的 “补偿性” 媒介说， 沃尔特·翁 （Ｗａｌｔｅｒ Ｊ Ｏｎｇ） 和莱文森等媒介技术 “回
归” 传统使用形式的 “回归说” 等。

不过， 关于媒介生态理论的阐释， 在某些方面还有待商榷， 其中集中性的问题有： （１） 对媒介技

术的划分时而宽泛， 时而过度细致。 其实若无规范的媒介技术分类系统， 媒介技术新生亦无可谈起；
（２） 同一技术源流的媒介没有划入同一类型， 这导致技术新生、 迭代对媒介的影响无可讨论； （３） 同

媒介技术下的代际分析较少， 代际划分标准不明。 若不同的划分标准混同， 则不同代际技术亦被混同

论述。 所以， 若要实现对媒介技术新生较为规范的理论分析， 则需要注重对媒介技术的系统性分类，
并在这个规范分类的基础上， 判断媒介技术新生的形式与过程。

本研究以上述问题为镜鉴， 着力对既有大众传播媒介技术进行规范的分类认识。 笔者选取影视媒

介为研究个案， 以社会个体对技术的使用为代际分析路径， 对影视媒介进行合理的代际划分。 以此代

际划分对影视媒介 “门类” 内部以代际更迭为导向的媒介技术新生———即媒介技术 “迭代” 现象背后

的 “技术使用—技术政治” 发展路向进行归纳。
这一归纳的结果直接导向大众传播媒介 “技术迭代” 的归因。 在 “技术使用—技术政治” 表观分

析的基础上， 引入米歇尔·福柯 “权力—抵抗” 的分析框架， 对大众传播媒介门类下的技术迭代规律

做出阐释。

作者简介： 元冬维， 男， 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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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分析框架简述

本文的基本研究立场是针对大众传播媒介技术发展的技术哲学分析， 分析同类别内的媒介技术发

展归因。 因此， 本文 “技术使用—技术政治” 和技术 “权力—抵抗” 的视角仅限于大众传播媒介技术

分析， 其分析效度也仅限于本文的个案———影视媒介技术门类之内。
（一） 媒介技术分类的方法与技术迭代

　 　 关于媒介技术的认识， 本文参考兰登·温纳 （ Ｌａｎｇｄｏｎ Ｗｉｎｎｅｒ） 装置、 技法、 组织、 网络的划

分。［１］装置、 技法、 组织和网络， 亦成为本文认识媒介技术、 对媒介技术进行分类的基本维度。
实际的媒介技术区分问题， 参考自然科学的层级分类方法， 对媒介技术依照其技术形态进行基本

的 “门类” “属支” 划分。 媒介技术成为门类， 即其装置、 技法、 组织与其他媒介技术形态间存在根本

差异。 本文案例分析的影视媒介技术， 即被认为媒介技术门类。
在门类之下， 根据其发展过程性上的差异划分为不同属支。 技术属支间的装置、 技法、 组织存在技

术同源性， 但又存在较为显著的区分。 各个技术属支从发展阶段和媒介方式上， 又可划分为不同代际。
本文将传统电影技术、 传统电视技术等划分为第一代际； 第二代际为传统技术向新媒体技术的过渡阶

段， 此代际的技术包括电视直播技术、 真实电视技术、 流媒体影像技术、 家庭 ＤＶ 技术等； 第三代际为

新媒体影视媒介技术， 即虚拟影像技术、 短视频技术、 网络直播技术等新媒体技术。
代际的发展产生了技术同源前提下的重要变革。 通过本文对媒介技术的规范分类， 技术属支间的

时间上的先后区别， 及装置、 技法、 组织上的承继性与变革， 产生了媒介技术 “迭代” 的现象。 这一

媒介技术的 “迭代” 认为， 新技术属支一定意义上为旧有技术属支的发展， 在旧有技术装置、 技法、
组织等的基础上， “迭代” 发展形成新的技术属支。 所以， 本文技术迭代分析视野包括： （１） 同门类技

术为分析、 比较的案例； （２） 技术属支间具有发展性的延续特征； （３） 新属支和旧有属支具有技术上

同门类的同源性； （４） 新技术属支与旧有技术属支在装置、 技法、 组织方面亦有明显区别； （５） 迭代

命题不包括技术具有自主、 自衍生的判断。
（二） “技术使用—技术政治” 的框架

要分析技术和人的关系， 需要鉴别不同人群、 个体在技术设计、 使用和变革中的不同作用， “人”
的范畴亦应区分技术专家 （技术共同体） 和普通技术消费者。 如陈凡所言， 技术的实际利用过程至少

应区分为设计情境和使用情境。［２］这个问题域之下， 技术哲学的不同部门亦有不同理路。 马丁·海德格

尔 （Ｍａｒｔｉｎ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 采用了基本不区分 “人” 的类属、 将 “人” 即视作技术使用者的方法。 海德格

尔对于技术 “解蔽” 的座架式判断似乎过于诗意， 但这种 “解蔽” 的认知， 其隐含的基本命题， 是不

区分人 （海德格尔称为暂存者） 对技术的使用类型， 人就是人， 技术为人所用。［３］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生产分析主要关注的是劳动者和技术、 资本的关系。 如果换用本文讨论的

技术使用视角， 劳动者即技术的普通使用者。 芬伯格在分析 “技术民主” 时即基于工厂中的劳动者立

场， 其 “技术” 的主要样本也是资本、 工厂控制的生产技术。 而安德鲁·芬伯格 （ Ａｎｄｒｅｗ Ｆｅｅｎｂｅｒｇ）
笔下的技术对话和设计参与则主要彰显劳动者对技术设计的一种 “民主” 参与。［４］ 所以， 马克思主义源

流的技术使用批判是在承认技术资本垄断和技术设计垄断的前提下， 认为劳动者亦存在可以参与技术

设计的 “民主” 能动。
温纳对于技术消费者和技术专家的区分具有重要意义。 温纳认为， 普通人 “仅仅有机会参与该过

程 （指大规模系统中技术的全过程） 的某个环节。 在这方面最普通的角色是享用技术的终端产品的消

费者”。 可见， 温纳注意到了普通民众在技术中的位置， 其 “享用” 为目的的技术 “消费” 是普通民众

最常见和最普遍的日常技术活动方式。［１］（１９５） 虽然温纳没有注意区分技术共同体层级内部不同的人和关

系， 但这个划分已将从事技术设计 （生产） 的技术共同体和普通的技术产品的使用者———技术消费者

显著地区隔开来。 温纳在论述技术专家统治时， 专门谈到了 “反向适应”， 其与技术律令共同构成技术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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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统治的两种力量： “反向适应” 主要指技术环境中的人对技术的行为变化， 即 “人的目标的调整，
以配合可资利用的技术的特点” ［１］（１９５） 。

经过以上辨析， 关乎普通人对技术的 “使用” 的理论路径存在两种考量： 其一认为， 普通个体的

技术使用是能动的， 可 “民主” 地参与技术设计， 这可以归纳为 “技术参与” 路径； 另一认为， 普通

的技术使用者需要调适自身以适应技术， 为技术服务， 是为 “技术消费” 路径。
接下来是 “技术政治” 的分析框架。 技术政治的命题包括技术的地位和自主性， 技术对人的影响

和作用， 人对技术的使用样态等维度。 以下提出的两种技术政治认知分别基于两条技术使用路径的纵

深。 其中， “技术消费” 路径的理论纵深， 是温纳 “技术秩序” 为核心的技术政治理论。 温纳在两条主

要路径上论述技术政治： 其一， 传统的技术专家统治论； 其二， 技术对人和物的改造使其 “秩序化”
的制度和实践活动， 即 “人的技术秩序化”。 所谓技术秩序， 温纳的论述比较繁琐， 基本上指向一种技

术高于人的 “政治生态”： “在此秩序中根本没有任何人或群体在真正意义上实行统治……技术本身被

视为具备了一种独特的政治形态。” ［１］（１４８）而在技术秩序的 “政治” 视野中， “技术政治涵盖了技术对有

生命及无生命对象加以改造、 装配和调整， 使之与纯粹的技术结构和程序完全相符的全部能力”， “政
治现实变成了受技术要求支配而形成的一套制度和实践活动”。［１］（２０２） 总而言之， 这种技术政治认知强调

技术对使用者、 对社会人的权力， 强调人对技术权力的适应。
与温纳的技术政治观明显不同， 如对技术参与路径向纵深推进， 即芬伯格 “技术民主” 为核心的

技术政治理论。 在区分工具理论和实体理论的基础上， 芬伯格认为普通的社会人对技术存在参与、 建

构的可能。 其关于 “技术参与” 的论述则出于 “技术民主” 的整体框架。 芬伯格技术民主的技术政治

认识， 前提是对工业社会条件下劳动———技术关系的认知对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理解。 所谓 “技术民

主”， “民主” 主要指技术设计中民众的参与： “技术变革的民主化意味着赋予那些缺乏财政、 文化或政

治资本的人们接近设计过程的权力。” ［９］

（三） “权力—抵抗” 的视角

由技术政治视野的 “技术民主” 的归纳， 再进一步分析技术参与———民主表征背后的技术发展归

因， 则有必要引入米歇尔·福柯 （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权力—抵抗” 的视野， 以个体—生产者抵抗的视

角， 阐释技术民主的归因和发展路径。
既有技术政治理论在本文视角看来， 至少有几个方面尚需发展或补充： （１） 技术政治一般仅简易

引用现有政治哲学理论中数家言， 对 “政治” 的理解和理论转用较为浅陋； （２） 技术政治理论的讨论

范畴方面， 技术政治仅仅对某种偏向现实政治或治理关系的领域运用， 少见于在人的自我认知、 发展、
权力关系等多视角认识人和技术关系的成果。 以此推之， 技术政治仅作为技术和政治关系的阐释或政

治领域内一个分支的 “技术之政治”。 本文研究即可见， 技术政治的秩序或参与等理论， 仍处于对政治

哲学某一阶段、 某一基础视角的套用。 一定程度上， 技术政治的阐释已落后于 “政治” 的阐释和发展。
因而这里需要重提芬伯格多次引用的一个理论视角： 福柯的 “后现代” 政治理论， 即 “权力—抵

抗” 的分析路径。 芬伯格认同福柯悬置传统的主权权力理论的做法， 认为技术权力分析的基础立场应

该 “以它们所关联的社会实践、 人工制品和权力关系的局部视域为依据”。［６］ 芬伯格认同福柯在权力关

系的抵抗中进行权力分析的立场， 指出 “在抵抗中产生的征服性知识是重建社会秩序的可能基

础” ［６］（１１０） 。 技术抵抗的框架在技术政治理论体系中， 更像是 “芬伯格背后的福柯”。 在福柯的理论体系

中， 不能以激烈行动或社会动荡的传统意义来理解 “抵抗”。 福柯认为， 权力关系、 交往关系和客观能

力构成了交往和权力的聚块， 即对普通个体的 “规训” ———对个体 “位格化” 的权力规制。 这种规训

之下， 个体的能动和权力反应， 都落入 “抵抗” 的范畴。 所以， 其所谓抵抗， 更是一种能动的、 积极

的主体化作为， 是相对于关系 “规训” 的个体位置的规定性。 也就是说， 在技术环境中， 普通个体在

不知不觉中 “格栅” 化地被置入技术的位格之中， 技术政治视野下的技术权力成为人和技术关系的主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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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问题。 正如拉图尔指出： “在现代社会， 大多数新兴权力来自科学 （不论是何种科学）， 而非来自于

经典的政治过程。” ［７］

若将视野放到传媒技术和传播媒介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进行梳理， 社会个体对于传统技术的抵抗是

一直存在且成为媒介技术发展主线的。 从大众传播媒介技术诞生起， 普通个体一改前技术时代的技术

位格， 成为被规训的 “消费者”。 如印刷技术和印刷媒介、 摄影技术和摄影媒介、 无线电报技术和电报

媒介对个体的规训。 但在这个技术发展和嬗变的过程中， 一直存在着普通个体的技术权力抵抗。 印刷

技术垄断之下， 个人打字机、 个人复印技术成为相对其技术秩序的 “抵抗”， 普通社会个体可以通过这

些技术进行个体化的技术生产。 同理， “拍立得” 相机、 电子数码相机等个人摄影技术设备的发展， 亦

对传统摄影技术造成实质的反动， 个体获得充分参与和抵抗的权力。 迄今人类日常生活———传播技术

领域最为显著的参与性、 抵抗性技术嬗变， 是互联网技术及其为普通个体提供的系列技术平台， 如博

客 （对传统印刷出版）， 网络百科技术 （对传统大百科全书） 等。

二、 个案分析： 影视的 “技术迭代”
对于影视技术门类下技术属支迭代的分析， 本文选择的样本为短视频技术属支和传统影视技术属

支。 传统影视技术属支主要包括电影、 电视等传媒内容产业较为广泛使用的影视生产技术。 短视频作

为一种新兴的影视媒介方式， 指向的媒介行为和产品比较混杂。 比如， 影视媒体将传统影视产品切割

后产生短视频内容， 广告业在短视频媒介平台播放其影视广告产品， 网络营销机构在短视频平台发布

营销 “带货” 内容， 被内容机构签约生产的 “网红” 内容， 网络直播内容的剪辑产品等。
这些短视频内容产品的生产主体为机构生产者或专门从业者， 生产技术高度依赖传统影视技术。

本文主动剔除这些专业生产者采用传统影视技术生产的内容， 专门观察和分析普通的短视频技术使用

者采用普通手机等非专业设备拍摄， 专门的短视频编辑发布技术生产的用于个体传播的短视频产品。
基于短视频内容的多样性， 本文固定的这个短视频分析样本， 可称为 “个体短视频生产”， 称相应的装

置、 技法、 组织为 “短视频技术”。
短视频内容并非中文互联网独有的媒介现象， 但在中文互联网平台发展迅猛。 根据较权威调查数

据， 短视频使用占中国网民手机 ＡＰＰ 使用的 １１ ５％， 居第三位。 短视频用户规模估算为 ６ ４８ 亿， 占网

民整体 ７５ ８％。［８］网络短视频用户规模已与网络视频用户规模接近持平。 网络短视频平台抖音、 快手、
西瓜视频等影响较大， 如抖音称其月活跃用户超过 ５ 亿人次。［９］

因为个体短视频生产内容的 “娱乐化” 趋势， 研究者对其有褒有抑。 媒介分析学者多乐见其成，
比如， 马昌博认为， 短视频的场景化感染力量和消费、 教育等结合， 会促使其从 “有趣” 向 “有用”
转变。［１０］郑维东认为， 短视频具有 “良好的发展态势和巨大的发展潜力”， 并将成为电视行业的新发展

路向。［１１］对短视频的批判在过往研究中亦较常见， 学者谢新洲等认为， 短视频内容存在过度强调感官刺

激、 低俗内容屡禁不止、 危害青少年成长等现实问题。［１２］类似的研究不再枚举。
短视频内容平台的发展， 从其现象归纳， 至少有几个可关注的特征： （１） 个体化的叙事； （２） 去

传统影视技术倾向； （３） 竖屏为代表的不同观看模式和流媒体观看特征； （４） 开放的参与。
这里采用比较学常用方法， 以传统影视技术为比较基点， 观察和分析短视频技术的异同。 结合本文

主题， 比较的主要问题， 是技术中的普通个体的位置和能动。
首先， 普通个体无障碍使用。 影视技术的技术壁垒和生产的工业化导致普通民众对影视内容制作

极难参与。 短视频内容则仅需普通的手机， 在其软件的简单辅助下， 一条 １５ 秒至 １ 分钟的视频只需要

点击几下功能按钮即可完成， 实时即可发布并提供观看。 短视频技术打破了传统影视技术对普通人参

与的限制， 普通人可以完整参与技术装置、 技术方式和内容生产各个环节。
其次， 传统影视话语权力消解。 叙事方面， 短视频内容大多不切分镜头， 采用单一视角、 景别和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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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 不渲染拍摄技法， 甚至拍摄者都不能做到镜头稳定， 晃动、 失焦、 逆光、 收音不良等较常见。 短

视频制作者亦不可能实现传统影视技术的故事叙事。 所以， 短视频更注重内容的张力。 要在较短的时

间内完成叙事且给观看者留下深刻印象， 较多的制作者采用夸张、 变形、 戏谑、 离奇的内容方式， “娱
乐化” 地安排内容。 也正是这些特点放弃了传统影视内容可能对观看者产生的内容规训。 观看者不再

需要解读完整的故事， 不再需要从故事中感受到何种情感， 学习到什么道理或受到什么涵育。 观看就

是观看， 一种大众自主的不沉浸、 不介入的旁观。
再次， 观看的转向。 传播发展史上， 对视像的凝视、 对观看模式 （如透视规定性） 的遵守和对意

义的深度阐释一直是基本的观看模式。 电视观看虽然比较趋于随意， 观看并不完全深入， 但依然处于

对意义深度追寻的 “凝视” 范畴。 短视频兴起后， 对观看者的观看行为的相关研究仍较少， 有报告认

为， 短视频用户喜欢的内容排序依次为幽默搞笑 （７０％）， 实用技能 （５１％）， 美食烹饪 （４８％）。［１３］ 这

个调查的变量编制或待商榷， 但其中对于幽默搞笑 ７０％的选择至少说明观看者对于短视频内容娱乐化

的期待。 而在另一份专业调查机构发布的短视频受众行为量化分析中， 可见短视频的用户粘性高达

５２ ４％。 从受众结构看， 电视和短视频的受众有明显区隔， “较少接触电视媒体” 的 “低粘度” 用户占

全体短视频用户 ８５％。［１４］总之， 短视频观看已经超越了传统的 “凝视” 型观看， 转为某种 “观谑” 式

的围观， 或者说对夸张、 变形、 扭曲的视像呈现的一种非沉浸的观看。

三、 表征分析： 基于 “技术使用—技术政治” 的演绎

以下采取理论演绎的方法， 结合前已较为详细描述的 “技术使用—技术政治” 的框架， 将本文重

点分析的传统影视技术、 短视频技术放在这一理论框架之中。 更重要的是， 通过 “技术使用—技术政

治” 的分析， 寻找现象表征之下的影视媒介技术迭代的走向和规律。
（一） 技术使用视野下的影视技术迭代

还原到本文理论语境下， 作为日常生活信息传播的传统影视技术， 其普通使用者不了解技术， 亦不

能完整地使用技术， 和埃吕尔、 温纳的 “人为技术服务” “反向适应” 的路径是符合的。
这一技术消费路径在本文分析语境下至少包括： （１） 普通使用者只可参与技术系统和过程的一部

分或技术链的末端。 普通使用者实际只能对影视产品进行观看， 即阅读、 解释、 反馈； （２） 普通使用

者的技术活动完全在技术共同体的技术生产的限制、 规训内进行。 传统影视技术通过镜头蒙太奇、 音

响、 文字等语用手段以及线性叙事的基本手法， 基本上控制了传播信息的内容、 形制和读解方法， 普

通使用者是信息的接受者， 即媒介研究所指之 “受众”； （３） 普通使用者对既有技术系统和过程的能

动， 主要表现为 “适应” 或 “服务”， 这是一种在技术的权力下的顺应取向， 而不是对技术的设计、 发

展、 架构进行参与、 改变。 总之， 技术消费路径中使用者不能参与技术的主要部分。
而依照本文已述的芬伯格 “技术参与” 的路径演绎， 短视频技术符合技术民主命题下 “技术参与”

的路径。 技术参与， 可以理解为技术设计过程向所有参与者开放。 而且， 在芬伯格的语境里， “技术设

计” 本来就是各种参与者协调的结果， 技术设计空间内 “对发展技术感兴趣的各种社会行动者一开始

就获得了发言的机会” ［５］（４） 。 芬伯格认为， 实现技术参与的路径包括技术争论、 创新对话和创新再利用

等。［６］（１２１）而这些具体的方式可以归纳为芬伯格提倡的所有社会成员对 “技术设计” 的参与， “参与” 成

为芬伯格技术民主思想的核心。
依此框架演绎， 短视频技术实际是一种开放的、 面向全体社会个体的技术。 短视频技术在实际的使

用意义上， 开放了全部的技术系统和技术过程， 使用者几乎已超越了芬伯格 “争论、 对话、 参与” 的

构想， 用短视频技术记录生活， 宣泄情绪或表达意见。
（二） 技术政治视角的再演绎

在本文语境下， “技术秩序” 的技术政治观， 最为合理的现实技术演绎， 即为传统影视技术及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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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使用者造成的技术消费生态。 不论是需要实际支出费用进行 “消费” 的影院电影， 还是在各种屏

幕端免费收看的电视内容， 传统影视技术在普通个体只限于技术消费的 “观看” 生态下， 实现了技术

本身的独特政治生态。 要言之， 技术成为权力的来源， 技术规训 “观看”。
而短视频技术样本对应 “技术民主” 的技术政治生态。 “民主” 是一种人的权力、 政治制度设计、

公共权力分配等多视野下的制度话语。 其根本的特质在于公域内人的权力的崛起， 在于社会及其运行

对传统行政、 国家权力的覆盖和挤出。 广义理解的民主不仅是政治制度设计的需要， 也是人类社会文

明走向和人类自身延续、 发展和进化的重要归因。 所以， 技术民主的命题虽然并不能完整反映技术权

力生态下个体生产对技术迭代走向的决定， 但确实是一种对技术参与、 人的技术能动的有效概括。
在芬伯格的视野中， 技术民主包括 “技术微观政治” 和 “深层民主化”， 而和技术民主相对立的传

统技术政治秩序， 则是 “技术官僚统治”。 技术微观政治， 芬伯格认为是在政治秩序之中发生的， “对
社会生活的小规模干预……是一种基于当地知识和行动的情境政治” ［６］（１０４） 。 这种微观政治的视野更倾

向于技术和技术共同体向民众诉求、 民众利益的考量和转化， 最终表现为技术向民众需求转化。 而所

谓 “深度民主化”， 即提倡普通使用者对技术改革的高度参与， 不将技术交与少数人操控。［１５］ 芬伯格将

深度民主化描绘为一种 “劳动和技术分工中形成的战略变化” ［６］（１１４） ， 实际路径是一种技术官僚 （管理

层） 要求人民与他们合作， 并 “永久地开放对下属主动行动的战略内在性” ［６］（１１４） ， “反映更广泛的利益

和更民主的远见” ［６］（１２５） 。 显然， 芬伯格的论述依然以工业社会的生产秩序为基点， 关注的是社会化生

产的技术和普通劳动者的关系和秩序。 所以， 芬伯格才对深度民主化寄予厚望， 认为其 “有望成为技

术官僚政治的替代品” ［６］（１４７） 。
总而言之， 芬伯格的技术民主论述比较偏向于社会生产中的技术关系， 但也能对日常生活和普通

个体的直接技术参与、 使用提供有效的逻辑演绎。 而当下的短视频技术生态也例证了深度民主化框架

下技术官僚 （技术共同体） 对技术秩序的主动开放。

四、 “权力—抵抗” ： 媒介技术迭代的归因

本文关于影视技术门类内的分析， 对应的正是由使用者———社会个体抵抗而促成的技术政治生态的

渐次演变： 限制个体于技术消费式使用的传统影视技术， 造成技术政治生态的 “技术秩序”， 在影视技

术门类内部， 这是个体生产和个体抵抗的最低状态； 到过渡形态的真实电视技术、 流媒体影像技术等，
个体的抵抗渐次张目， 技术使用的控制和技术秩序被渐次消解； 短视频技术、 网络直播技术等属支，
技术参与最大化， 个体技术生产在技术使用意义上实现了技术民主的政治生态， 个体抵抗和技术权力

间形成新的平衡。
这一起自 “权力—抵抗” 框架的技术政治生态衍变是清晰的。 在这个分析视野下， 社会个体技术

抵抗的路径造成了社会技术使用生态、 社会技术政治生态的渐进式变革。 这种变革的结果是一个门类

的技术不断向着技术参与—技术民主迭代。 依此路径， 可对媒介技术迭代路径做几个初步阐释尝试：
（１） 同一技术门类的迭代中， 从技术使用角度， 存在技术消费到技术参与的迭代走向。 所谓迭代，

需要根据现象和特征总结衍进、 变革的方向和先后顺序。 从影视技术门类下的迭代看， 以传统电影技

术为代表的传统影视技术， 到目下短视频生产、 网络直播生产的迭代， 实际存在着技术消费权力控制

的弱化、 凋亡， 到技术参与的常规化。 这种变化路径可归纳为技术消费到技术参与的迭代走向。
（２） 归纳而言， 这种迭代走向是技术控制权力关系从技术共同体控制到技术参与—民主的一种迭

代路径。 从本文演绎看， 技术使用的迭代、 进步， 背后是技术政治生态的变革。 所以， 至少在本文详

致分析的影视技术门类下， 存在着从温纳技术秩序的技术政治阐释， 到芬伯格技术民主的技术政治观

的趋近和变革。 这种变革以普通个体权力在技术政治生态中的张目为基， 最终完成从被限制的技术消

费———观看， 到技术参与的短视频技术的技术政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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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这种以技术参与的扩张、 技术权力民主化为主要走向的迭代， 在影视技术门类下是渐进的，
存在多个迭代中间节点。 这种路径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在传统影视技术到短视频技术迭代过程中， 存

在着多个中间体和节点。 比如， 电视技术相对于传统的电影技术， 即存在观看参与方面 （如录像机、
家庭 ＤＶ） 的渐进变革。 又如电视直播技术， 看起来完全是在传统影视技术之内， 但其内容框架却从完

全的相对于观看者的 “创作”， 转向了第三方的不经控制的客观现实。 从技术消费对象和内容路径上，
电视直播技术亦符合上述迭代路向。

五、 讨论： 人， 抵抗和技术迭代

过往， 人文社会科学界对人的进化的讨论着重在进化的外部性讨论上， 即人的进化不再以自身器

官功能的进化， 而是以外部环境、 器物、 条件的进化实现。 当然， 人的 “进化外部性” 并非生物学界

或知识社会学界的共识。 但较多讨论认为， 人的进化路径已经超越了器官进化的路径， 如卡尔·波普

尔所言： “人的进化大部分通过发展人体或人身之外的新器官来进行……这些器官是工具、 武器、 机器

或房子。” 以媒介—社会发展的视角分析， 实际上波普尔所言的身体之外 “器官” 均属于媒介， 所以波

普尔的人的进化观可以演绎为一种 “人的媒介进化” 的观点， 即人的进化通过体外的媒介技术 （装置、
技法、 组织） 等来实现。［１６］基于这一判断， 以人的媒介外部性的理论路径， 媒介技术迭代的分析可以直

接进入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研究视野， 并成为其重要的决定性要素。
在分析技术创新、 技术发展时， 本文反对纯粹将某种技术和旧有技术的割裂， 甚至完全对立， 将某

种新技术作为全新的生态来分析和考察。 这样的分析视野容易滑入绝对主义的窠臼， 造成对新技术的

过度崇拜和关于新技术发展归因的绝对化。 因此， 本文坚持一种在技术门类下对具有显著区别又具有

深刻联系、 沿袭的技术子类别———技术属支间的发展关系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
关于本文的影视技术门类案例在其他媒介技术， 乃至其他大众化技术中的适用性问题。 应当指出，

本文分析的样本在大众技术环境下和底层的网络技术时代， 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至少在媒介技术发

展、 创新的分析中， 本文技术 “权力—抵抗” 的分析框架具有较好的阐释能力， 可以并且应该能够对

各种媒介技术迭代进行归因。
必须指出， 技术民主的迭代路径不是单纯的 “人人设计” 或 “人人参与”。 有商业机构公开采集使

用者的设计反馈和建议， 甚至直接采取普通消费者的设计建议， 并经过消费者使用过程的验证和修改

以达到商业设计的效果。 这种设计被称为 “民主设计” （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ｄｅｓｉｇｎ）。 但这种设计中消费者缺乏

对于设计———制造技术的参与， 从技术使用视角而言， 消费者仍仅限于对技术设计阶段的反馈， 消费者

的抵抗在设计师 （生产商） 权力面前仍嫌微弱， 没有能够从技术装置、 技术、 组织等方面全面参与和

实现技术的民主。
网络时代的 “人人参与” 实现了较多技术使用方面的变革。 传统媒介技术亦向使用者开放了更多

的技术使用可能。 如电视媒介在网络流媒体平台直播时， 放弃或部分放弃传统的镜头切换模式， 将各

个讯道直接传送给观看者。 在 ２０１９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７０ 周年” 庆祝活动直播中， 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向观看者开放了 “全景天安门” 讯道、 “透过华表看阅兵” 讯道， “长安街高点 （看阅兵） ” 讯

道、 “贴地视角 （看装备） ” 讯道、 “侧面仰视视角 （看战车） ” 讯道、 “高点仰角 （看机群） ” 讯

道、 “观礼台视角” 等七个直播讯道。［１７］网络观众可以不再观看电视导播切换产生的画面， 自己自由切

换各个直播讯道， 实现 “观看者剪辑”。 这种观看模式实际上超越了被电视导播切换权力决定的 “技术

消费”， 直播讯道的开放和 “观看者剪辑” 实现了电视观看者的技术抵抗。 但这时观看者尚不能直接参

与和介入电视内容 （画面） 的生产。 以 “观看者剪辑” 为代表的媒介技术 “人人参与” 与实现技术民

主的抵抗路径仍有相当距离。
一定意义而言， 媒介技术之所以能从 ２０ 世纪末开始密集实现技术民主导向的技术迭代， 与作为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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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参与的 “元技术” ———互联网络底层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 作为一种基础性的底层技术， 互联网络

为每个个体的网络化参与提供了技术路径， 而相应的媒介技术迭代都是基于这种参与技术路径之上的

个体生产和个体技术使用设计。 这就引出一个发展性的问题： 互联网络底层技术是否会推动各个门类

媒介技术向个体抵抗和技术民主迭代？ 旧有媒介技术是否会被取代或逐渐式微？ 从问题表征来看， 技

术抵抗对技术使用方式的影响并不具备对传统技术属支的消解力量。 在本文的分析中， 抵抗和权力实

际上实现了一种社会个体和技术共同体、 技术平台间的平衡性张力， 实现技术使用者和技术之间相对

稳定的关系。 “技术抵抗” 的命题从未有、 也不会有打破这种平衡和关系的力量， 所以由技术权力—抵

抗产生的技术民主走向的技术迭代， 不会出现对传统技术消解的力量。
最后， 人的进化一定意义上要通过体外媒介的技术发展、 进步过程而实现， 即人的进化逐渐从具身

的媒介功能， 向体外化媒介的进步转移而实现。 这种能够实现人的发展、 人的进化的媒介， 其自身的

技术发展、 进步， 根据本文的分析， 亦由人对传统技术权力的抵抗、 对新技术或技术发展过程的不断

接近、 参与， 乃至完全以个体技术使用的个体化生产而实现的技术民主等动态过程而实现。 这一人的

媒介进化的理论演绎说明， 人依赖媒介的技术而实现生物性进化， 实现人自身的进步， 而这些媒介的

主要发展又依赖人的抵抗和参与。 这种共生关系在人的发展和嬗变中是异常重要的。 不论理论分析的

目的是技术的发展或人对人的 “体外化” 进化的能动， 都能够在这个共生的相互建构中获得理论分析

的营养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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